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醒夢駢言
第一回  假必正紅絲夙繫空門　偽妙常白首永隨學士

　　五百年前，預定下姻緣喜簿，任從他，貌判妍媸，難逃其數。巧妻常伴拙夫眠，美漢慣摟醜婦臥。何況是一樣好花枝，愈不

錯。貴逢賤，難云禍；富逢貧，非由誤。總歸是，月老作成緣故。高堂縱有不然心，子女都毫無憎惡，又何苦去違拗天工，生嗔

怒。　　姻緣一事，從來說是五百年前預定。不是姻緣，勉強撮合不來。果係姻緣，也再分他不開。盡有門戶高低懸絕的，並世有

冤仇的，一經月老把赤繩繫定，便曲曲彎彎要走攏來，這叫做「姻緣姻緣，事非偶然」。

　　明朝成化年間，湖廣武昌府江夏縣，有個秀才姓曾名粹，號學深。他父親曾乾吉，原是舉人，和母親莊氏只生得他一個，自然

是愛如珍寶，不消說的了。

　　他五六歲時，有個相面的，相他後來該娶尼姑為妻，曾乾吉和莊氏都道這相士隨口噴蛆，全然不信。

　　那曾學深聰明絕世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十四歲入了學，十六歲就補了廩，各處都知名，曉得他是位少年才子。又且生得如傅粉何

郎，異常秀美。

　　卻是作怪，與他論婚，再也不成。試想這樣一位潘安般的少年才子，又且父親是孝廉，家境也算厚實，難道這些揀女婿的，還

不肯把女兒與他嗎？卻不是曾乾吉心裡不合式，便是事已垂成，那邊的女兒生病死了。

　　曾乾吉止此一子，急欲與他聯姻，見這般不湊巧，未免納悶，卻又因年未弱冠，也不十分在意。

　　卻說莊夫人母家在黃州，去武昌二百里，還有母親，快已七十多歲。只因路遠，自己不能時常定省，只差家下人到彼探望。

　　今見兒子大了，便對他道：「你外祖母處久不通音信，我在先只令下人去問候，卻不能把老人家近來底細情形告我知道。你如

今年已長成，可與我走一遭去。」

　　曾學深便打疊好一肩行李，叫家童阿慶挑了，來至江邊，僱了一隻小船，取路投黃州來。

　　到了碼頭上登了岸。阿慶是時常打發他來，認得路熟的，便一逕來到莊家。

　　那曾學深的外祖母是於氏，外祖莊培榮曾做過江西九江府知府，沒已多年。母舅莊德音，原任南直句容縣知縣，因告終養在

家。

　　當下於夫人和莊德音，見曾小官人到了，合家大喜，彼此問了些近況，便喚家人打掃一間書房，令他安歇。

　　曾學深次日便要回家，於氏老夫人和他母舅，那裡肯放。

　　於氏老夫人道：「外孫，難得你到這裡，我有好些說話要問你，卻一時想不出，你且在這裡歇下半個月，才放你回去。」

　　曾學深只得住下。那時正是暮春天氣，黃州地面景致甚多。曾學深日裡同了表弟兄們，各處去遊玩，到晚回來，卻和於氏老夫

人說些家中閒話。

　　從來外婆見了外孫來家，說話最多，他家有幾個菜瓶，幾個醬甕，也要問到的。這且不表。

　　一日，曾學深同著十二歲的小表弟，在一個顯聖庵裡遊玩。那庵是女庵，有好幾位尼姑，在內焚修。

　　他兩人遊玩了回來，將次到家，遇見鄰家一位張老媽媽，問他表弟道：「小官人，今日陪了曾相公，那裡頑耍？」表弟答道：

「方才在顯聖庵裡。」

　　張媽媽笑嘻嘻的道：「小官家不會頑耍，我黃州有兩句口號道：『黃州四翠，少者為最。』怎不陪了曾相公去看看，倒到那顯

聖庵裡去？」

　　曾學深聽了，問道：「老媽媽，怎叫做『黃州四翠，少者為最』？」

　　老媽媽告道：「我黃州南門外，離城五里，有個觀音庵，也是女庵，那裡有四個美貌的尼姑，因此有這句話。老身不過和小官

人取笑，這地方卻是相公們遊玩不得的。」

　　曾學深正是情竇初開的時候，聽了這話，回到外婆家裡，心中想道：既有這個去處，我明日去走一遭，卻不要同表弟兄們去才

好，省得被人知道。

　　次日天明，吃了早膳，沒人在前，他便獨自一個，走出牆門，一逕往南城而去。問到觀音庵前，只見約十畝大的一個池，灣灣

的抱著那庵。沿池都是合抱不交的柳樹，綠蔭正濃，有幾個黃鶯兒，在葉底下弄那嬌滴滴的聲音。飛下柳絮到水面上，小魚兒就來

拖拖扯扯。

　　曾學深看了，心中悅暢道：「不要說別的，只這景致也就不同。」見那庵門閉著，便輕輕敲了兩三聲，裡邊走出個七十多歲的

佛婆來，問道：「那位？」曾學深道：「是來遊玩的。」

　　佛婆便領他到大殿上。恰好四位尼姑在那裡做法事，都是帶髮修行的，一個個都生得標緻。一個幼年三十左右，一位在二十四

五，一個二十光景，只有一位小的，分外可愛。但見：

　　眉似遠山銜翠，目如秋水凝神。漆般黑青絲壓鬢，雪樣白粉臉含春。櫻桃啟處，佛經卷卷出佳音；玉筍抽時，法器般般作妙

響。若非劉阮山中見，定是襄王夢裡逢。

　　曾學深見了，不要說是消魂，連魄也都化了。等他們法事完畢，與他們逐個打了問訊，眾人都去烹茶洗盞，只留這小的在殿上

陪客。見曾學深不轉眼的看他，便把頭來低了。

　　曾學深問他：「青春多少？」

　　答道：「一十六歲。」

　　曾學深又問他：「俗姓什麼？是何法號？」

　　答道：「姓陳，法名翠雲。」

　　曾學深便戲他道：「好奇怪，小生恰恰姓潘。」只見他玉容泛赤，立起身，漾漾地走了開去。

　　不多時，眾尼送出茶來，又捧出十多盤子果品來款待。

　　曾學深向眾尼一一問過姓名。那三十左右的答道：「貧尼叫白翠松。」指著二十四五的道：「這位梁翠柏。」又指二十歲光景

的道：「這位盛翠岩。」便問：「相公高姓？」

　　曾學深不好說與他真名姓，便頂著上文來道：「小生姓潘。」

　　白翠松道：「聽相公口音，不像是這裡人氏。」

　　曾學深道：「小生家裡，原在武昌。因慕黃州景致，特地來游。」

　　眾人言來語去，卻再不見翠雲出來。曾學深忍不住，問白翠松道：「還一位小姑姑，緣何不見出來？」

　　白翠松笑道：「這丫頭是怕生人的，因此避過了。」

　　曾學深又閒話了幾句，便起身作別。白翠松和梁翠柏，兩個留道：「請在小庵奉了齋去。」曾學深推辭道：「有朋友在寓中等

候，不好耽擱。」

　　白、梁兩尼又苦苦相留，曾學深只是要去。兩尼送他到門外，白翠松囑道：「相公倘要見翠雲這丫頭，可於明日傍晚到來。」

　　曾學深回到外婆處，於氏老夫人問道：「外孫，你半日在那裡，卻令人尋你不見？」

　　曾學深扯個謊說：「今日偶然出去，左近閒步，遇著個同學朋友，在這裡課徒，扯去閒話。因此違了慈顏。他還約明日下午，



到他館中，代他做個壽啟，卻又是沒推托的。」

　　於氏老夫人道：「難得你這等青年，便人人慕你才學。我聽了也快活不過。」

　　次日中飯後，曾學深去見外婆，只說是到朋友館中去，今夜不及回來，家裡不必等候。說罷，便又出門，望觀音庵來。

　　只見庵門虛掩，便推將進去，走到大殿上，白翠松和梁、盛兩尼，陸續都見過了，卻只不見翠雲。

　　曾學深心頭惶惑，好像不見了什麼珍寶一般，卻又不好就問。眾尼當下整修蔬菜款待他。

　　曾學深道：「千萬不要費心，若是這般，小生就去了。」眾人不聽，卻也不見曾學深肯去。

　　白翠松邀他到自己房裡用齋，曾學深欲待推辭，卻被他和梁翠柏兩個擁了進去，讓他朝南坐了，白梁兩人坐在橫頭。盛翠岩卻

早走了開去，再不見來。

　　白翠松斟酒來勸曾學深，曾學深也回敬了他兩個。

　　曾學深忍不住問道：「陳姑今日緣何不見？」

　　白翠松道：「他還怕羞，少不得要來的。」

　　飲了幾杯，天已漸昏，卻只不見陳翠雲到來。曾學深只得起身道：「天已晚了，小生且暫別，明日再來。」

　　白翠松一把拖住道：「且再坐坐，我去捉這丫頭來見面便了。」曾學深便又坐下，白翠松道：「相公要見翠雲，卻要依我一件

事。」

　　便把酒來斟下三大杯道：「要相公飲這三杯，盡了貧尼相敬意思。」

　　曾學深酒量本來不高，又已吃過些，有些來不得，卻因要見心上人，不敢推辭，把那三大杯飲乾，已有些醉了。

　　只見梁翠柏也斟上三大杯道：「請相公也收了我這點敬意。」

　　曾學深告道：「承梁姑美情，小生焉敢不領。但來不得那急酒，不如等見了陳始吃罷。」

　　梁翠柏笑道：「相公見過了這丫頭，那裡還有工夫吃我的酒。這卻定要先奉敬的。」

　　曾學深沒奈何，只得接來勉強吃下，不覺大醉，兩隻眼睛合下來，身子都坐不定了。

　　白、梁兩人便去撿了門，扶他到牀上，替他除去衣服，把他暫做了一夜《孟子》上有一妻一妾的齊人。

　　次日天明，都走起來。曾學深曉得他兩個的作為，是再不肯把翠雲與他見的了，便告別了要回。

　　白、梁兩人留道：「住在這裡，今日包你見翠雲便了。」曾學深知是哄他，便托詞道：「我日裡在此不便，不如去了，仍舊傍

晚來罷。但是今晚卻要把翠雲與我見的。」便出了庵門，望外婆家裡來。

　　他一個瘦弱後生，被兩個壯年尼姑，纏那一夜，覺得十分疲乏，不敢再去。卻又不能忘懷那翠雲，便只說自己喜歡獨自一個閒

玩，日日別了外婆和母舅出門。卻便到觀音庵左近去探望，要等白梁兩人出去了，才進去。

　　一日傍晚，只見白翠松和個少年出庵，一路說說笑笑去了，心下想道：他去了就好了，只梁翠柏一人，我也不怕。

　　即便走近庵去把門叩了兩下。卻是盛翠岩出來開門。曾學深假意問道：「眾位姑姑都在麼？」盛尼答道：「白師兄方才出門，

想要明日回來；梁師兄這兩天也不在庵。」

　　曾學深見說，心中大喜，便道：「煩姑姑領小生見陳姑一面。」

　　翠岩便引導他去，卻另是一所院宇。來到那房前，翠岩叫道：「翠雲，客人到了。」只聽見一「砰」的一響，翠岩微笑道：

「閉了門了。」曾學深立在窗外，意欲說話，卻礙著盛翠岩在旁，不好說得。翠岩見他這光景，便走了開去。

　　原來翠雲雖在這個庵裡，卻和盛翠岩都是女慕貞潔的，因此兩人最說得來。翠雲常想：自己這般美貌，在空門中怕有人欺侮，

終非了局。思量擇個溫文爾雅的書生嫁他。前日在殿上見了曾學深那表人才，也頗動心。聞得翠岩說他為了自己，明日又來，卻被

白梁兩人灌醉了，兩個對付他一個，心中好生不忍。

　　這番聽得他來，雖是把門關了，也想和他說幾句話，卻早聽見曾學深在窗外說道：「小生有句話兒，要對小姑姑講，望把門來

開了。」

　　翠雲在窗格內張見翠岩不在，便隔窗回言道：「這裡不是郎君遊玩地方，翠松、翠柏都只借我來勾引郎君，若然再來性命不保

了。小尼在這裡也非了局，原要拋去空門，做那女子從人之事。若要像白梁兩人這般行為，寧死不學他的。郎君快請回罷。」

　　曾學深聽了這幾句貞烈的話，越發愛慕，便又道：「小姑姑這般貞烈，難道小生敢來敗壞你名節。但小生自見了尊容，不勝企

慕，既小姑姑有從人之意，小生也並未聯姻，不知可肯俯訂終身麼？」

　　翠雲想道：前日只見得他的相貌，今日又聽他談吐，看來不像個薄倖的。錯過了他，再要擇人，卻也難了。便接應道：「既蒙

郎君垂愛，小尼情願相從。但我師父從幼撫養，甚非容易，須將五十金與他，為老病之費，小尼當在此守著郎君，望郎君勿負約

也。」

　　原來庵內還有個老尼姑，八十多歲，病廢在牀，因此有得白翠松、梁翠柏這般放蕩。

　　曾學深聽見又能念他師父，不忘其本，實是個好女子，益發不捨，便道：「小生敬依尊命便了。小生倘負了小姑姑，皇天在

上，他日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　　翠雲見他罰咒，也便立誓道：「過往神明，我陳翠雲倘背了潘郎，死去就落十八層地獄。」

　　曾學深正要和他辯明自己的真名姓，卻見翠岩飛跑進來道：「白梁兩人，不知為什麼，都回來了。相公快到外廂去罷。不要在

這裡累我和師弟受氣。」

　　翠雲也在房內著急，顧不得羞，開門出來道：「三師兄不要領郎君前面去，我和你送他出後門去了罷。」翠岩道：「也說得

是。但你一向不慣接送的，不要破例，我自送客罷。」翠雲自覺羞澀，不由住了腳。

　　曾學深見生人在旁，也不好兜搭，便和翠岩出了後門，自回莊家。心中想道：他閉了房門，不容我見面，這是他做女人的正

理。到得我訂了婚姻，聽說白、梁兩人回庵，便火急開門出來，要破例送我，這是怕我再被淫尼糾纏，致害性命的緣故。想翠岩還

只猜是他怕受白、梁兩人的氣，卻那裡知道佳人愛我的意思。當夜想一回，快活一回，竟學了孟夫子的「喜而不寐」。

　　次日早飯後，正要再出城去，守個機會進庵，卻見家中打發人來說他父親感了時氣，病勢沉重，追他回家。

　　曾學深聽了著急，那裡還有心情尋花問柳。便連忙收拾行李，別了外婆、母舅，星夜趕回家中。走進去看他父親時，已自不能

開口。見兒子到面前。只垂下兩行的淚。曾學深心如刀割，此時正是中午。守到黃昏時分，曾乾吉竟赴了修文之召。

　　曾學深放聲大哭一場，便料理殯殮，設了靈座，和母親在家守孝，這是不消說得的。

　　日月如梭，早已斷七。曾學深哀傷漸減，便就想起翠雲在觀音庵，和白、梁兩個妖尼同住，想他度日如年，在那裡，我怎的作

早弄他出來方好。原來莊夫人治家極嚴，曾學深有這心事，卻不敢令母親知道。就是日常用的銀錢，打從曾乾吉在日，便是莊夫人

一人經手，因此連這五十兩頭，要曾學深拿出來，也覺費力。

　　他正日日在家納悶，卻又有那班貪到手媒金的，與他作對，要替他作代。去對莊夫人說。莊夫人和兒子商量。

　　曾學深不敢說出觀音庵的事來，但道：「孩兒尚在服中，如何好議親。」莊夫人也就把他話來回覆那做媒的。

　　可笑那做媒的，利心重了，回頭不去，卻又對莊夫人說：「夫人只此一子，聯姻如何遲得。況現在不過說定一句，行盤送盒，

原可等到除靈後的。」

　　莊夫人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便喚曾學深來，說與他知。曾學深道：「總要除了服做的事，卻何苦多今日這番周折。母親還是回

頭的是。」



　　莊夫人不覺焦躁起來道：「起先我只道就要行聘，因此躊躇，怕有不便。如今不過先走一句，原等到服滿行禮，這也算極妥的

了。你卻又道多什麼周折，難道我做娘的，出不得一分主意麼？」

　　曾學深見母親動氣，便又轉一肩道：「不是孩兒不依母親吩咐，卻因另有一段情節。孩兒前日在黃州，外祖母要與孩兒聯姻陳

姓，實係孩兒所願。適值父親病重，追了孩兒回家。初喪時節，孩兒那裡還說這話，就是方才有人來作伐，母親喚孩兒商議，孩兒

總因這件事不是此時說的，因此未曾告訴母親。既然母親急欲定奪孩兒姻事時，孩兒意思，要再往黃州探聽消息，倘或那邊不諧，

便再議婚，母親道是何如？」

　　莊夫人道：「也罷，既是如此，我也正要遣人望你外祖母，你可即日就與我黃州去，卻等你外婆定奪姻事。」

　　曾學深見說大喜，即便把行裝收拾起來，卻又躊躇道：「沒有那五十兩頭，空手如何做得成事。」便對他母親道：「母親，萬

一那邊成得來，外祖母要就那邊纏了紅，也未可知。帶得些銀兩才好。」莊夫人道：「拿多少去呢？」曾學深道：「孩兒意思，帶

一百兩在身邊，可以省得些，原拿了回來的。」

　　莊夫人便去取了銀子，遞與曾學深道：「銀子自拿去，倘成功得來，對你外祖母說，可以等到除了服，纏紅為妙。」曾學深

道：「孩兒曉得。」

　　接了銀子，便又叫阿慶跟著，僱只船，來到黃州。心中想道：我若先到外祖母處，卻有許多不便。不如先去會了翠雲，見機行

事的好。便把銀子揣在懷裡，叮囑阿慶：「且在船中等候，我上岸去走走，才回來帶了你莊家去。」阿慶答應了「曉得」。那曾學

深獨自一個來到觀音庵前。

　　此時已是深秋天氣，沿池的楊柳，都已枯黃，一陣風來，那些葉兒漸漸霎霎亂卷，池裡水也褪得見底，庵門卻開著。曾學深步

入去，但見滿庭荒草，有二尺多長，來到殿上，不見半個人影，也沒有桌兒凳兒；佛台上灰塵，積有三寸。心中想道：「好作怪，

我半年不到此，怎就這般光景？」便又尋到翠雲住的地方來。卻見他做房的那間門都沒有了，走進去時，撲面的都是那蜘蛛絲。曾

學深此時好不心酸，卻不知道是甚來由。要尋個人問問，直尋到廚房下，見一七十多歲的佛婆擦著昏花眼兒，在那裡縫他這領破棉

襖。

　　曾學深忙問道：「佛婆，為何你庵裡弄得這個樣子，眾位姑姑何處去了？」佛婆道：「相公尊姓？」曾學深道：「小生姓曾，

是來尋陳姑姑的。他如今在那裡？」

　　佛婆去掇條板凳來道：「相公坐了，待老身告訴你聽。先前我庵裡有五位師父，今年五月內，老師父去世了，那四位都是他徒

弟。一位姓白的，和一位姓梁的，都還俗嫁人去了。」

　　曾學深接口問道：「那陳姑呢？」佛婆道：「他卻有志氣，見老師父死了，白、梁兩個又還了俗，便和個盛師父，與他一般冰

清玉潔的，商量道：『我兩個這裡住不得了，不如另尋個地方修行去罷。』」

　　曾學深道：「他卻往何處修行呢？」

　　佛婆道：「聞得他在城北，不知什麼庵觀裡。那姓盛的，卻全沒有下落。他們都去了，只剩老身一人在此。這庵裡並沒田產，

常住裡東西又被白、梁兩個拿完的了，老身又是七十開外的人，看管不來，因此弄得這樣荒涼。」

　　曾學深聽了，想道：「他既曉得在城北，卻又不知道在什麼庵觀裡，這怎麼處？」便又問道：「佛婆，你不曉得陳姑在城北什

麼庵觀裡，可另有曉得的人麼？」

　　佛婆道：「老身也不過是他臨去的時節聽得自言自語，說是往城北，卻不曉得可另有人知道他的。」

　　曾學深見說，別了佛婆，走出山門，來到停船的地方，叫阿慶搬起行李，尋個飯店歇下。對阿慶道：「你看守著行李，我不能

夠就到莊家，另有事情去辦了來。」

　　走出店門，竟往城北，逢著庵觀，便行打聽。一連數日，並無一絲影響。曾學深忍不住眼淚紛紛，心中想道：他既和我訂了終

身，怎麼不留個口信在佛婆處，好令我知他下落。莫不是有些翻悔了？卻又想道：我前日聽他言語，是個有主意人，那有對天立誓

過了，卻又變卦的理？心中疑惑不決。

　　沒奈何，回到飯店裡，叫阿慶挑了行李，往莊家去。

　　於氏老夫人和莊德音見他到來，慇懃相待，這也不表。在莊家耽擱了十來天，放心不下，每日出門去訪問，卻終沒有音耗。只

得告別了回武昌。有幸而來，沒幸而去。說不盡萬種淒涼。

　　到了家中，莊夫人問起姻事，曾學深扯謊道：「母舅說陳翁有事往岳州去了，急切未能就歸，等他回來，不論成否，遣人來知

會的。」莊夫人聽說，也便無話。

　　一歇半載，不覺早又春末夏初，是去年會翠雲的時候。莊夫人不見黃州信來，對兒子道：「你說母舅自遣人來通知，如何至今

杳然？我也多年不去望你外祖母了，思量親自走遭，你可在家用心照看門戶。」

　　曾學深這半年，猶如小孩子不見了乳母，苦不可言，正發想再往黃州探訪，卻聽見母親說自己要去，留他在家，老大著忙，

道：「母親這些小事，何必自往，不如仍令孩兒去吧。」

　　莊夫人道：「對你說的，我久不見了母親，因此要去不專為你姻事。」曾學深道：「既然母親要去，孩兒自該陪侍前往。」莊

夫人道：「你也去了，這家無人，怎教我放心得下。你只依我在家的是。」曾學深是孝順的，見母親說不放心，只得歇了。

　　當下，莊夫人帶了幾個丫頭、僕婦，又有老家人胡贊跟了，來到黃州，拜見了於氏老夫人。母女有好幾年不見面，真個有割不

斷的許多說話。

　　到了次日，莊夫人卻才問老夫人道：「去年外孫回家，說外祖母要替他聯姻陳宅；緣何至今並無回音？可是陳家不肯麼？」

　　於氏老夫人聽了茫然，搖著頭道：「並未這事。我這裡也沒有門第好好的什麼陳家，這話好奇，卻是那裡來的。」

　　莊夫人見說，氣忿忿道：「是了，家中有人來與他作伐，我心中已是的了，這畜生偏不願，卻把那話來哄我。還不知他是什麼

心哩，好不可恨。」

　　於氏老夫人勸道：「你且不要動氣，或者做母舅的，果有這話，也未可知。且等他回家，便知分曉。」

　　原來，那時莊德音有事，到九江去了，未得回來。莊夫人暫息了怒。

　　卻說黃州地面有座山，喚做蓮花山，山上有所觀音庵，也是女庵，那菩薩極靈。莊夫人有曾學深在身上時，許下願心，倘得生

男，親自上山酬願，行許多善事。後來生下曾學深，幾次要去了願，卻因黃州府城到那裡，還有兩日之程，路遠了些；又兼莊夫人

不能常來黃州，因此磋跎下了。

　　這番在母家，想道：如今孩兒已經長成，這願心如何再遲！便揀個日子，於氏老夫人吩咐，合家都替他吃了齋，僱幾乘轎子，

抬了莊夫人，和幾個跟去的女眷。那胡贊也僱匹牲口騎了，攜帶許多齋獻福物，並些佈施尼姑的衲衣、齋糧，取路投蓮花山來。

　　到了山上，齋獻已畢，把佈施什物也都分發了，便打轎回家。

　　離山四五十里，天色卻早黑了，那邊也有一個女庵，原來莊夫人去時借宿的，便叫胡贊去叩開庵門，再行投宿。那庵內老尼接

著，說了些佛門套話，送夫人到房中安歇。

　　莊夫人因連日路上辛苦，吩咐丫頭，拴了房門，便上牀睡覺。才合得眼，只聽見老尼來敲門。丫頭從被裡鑽出頭來，口內喃喃

的怨道：「正要睡去，又來敲門。我原想庵內都是女人，房門也不消閂得的，卻要人再開，真個晦氣。」起身拔去門栓，便仍舊自

去睡了。

　　莊夫人也從睡夢中醒來，見老尼推門進房，便披衣起來，坐在牀裡，問這老姑姑：「為什麼卻還未睡？有甚話說？」



　　只見老尼領著個帶髮尼姑，來到牀前，那燈兒遠遠在窗邊桌上，火光下看不甚清楚。老尼指著道：「這姑姑是過往的，也因天

晚，在此借宿。他聞夫人家在武昌，說有緊要話相托，來和夫人同房。夫人倘肯容納，貧尼去拿被，來安排就在這地上睡。」

　　莊夫人道：「這個何妨。」老尼去了。

　　莊夫人便問那尼姑道：「姑姑寶庵何處？今往那方？卻這時候到來。」

　　那尼姑道：「小尼姓陳，法名翠雲，一向出家在黃州南門外觀音庵。因去年師父死了，卻依棲在法雲庵師叔王道成處。現在要

往蓮花山拜佛，恰好遇著夫人。聞夫人家在武昌，卻還未曾曉得高姓。」

　　莊夫人道了姓氏，便又問道：「從未識面，不知有何事相托？」

　　原來翠雲自從師父死了，白、梁兩個都跟了人，心中自想：潘郎一去杳然，我如今斷難再住故居，只好去法雲庵依傍王道成師

叔，須留個信兒，令潘郎知我下落方好。卻又想道：使不得，我的美名素著，先前倒虧白、梁兩個妖尼在前，保全了我和翠岩。如

今曉得我往法雲庵，那班輕薄後生，恐怕跟尋到來囉唣，不如竟自去了，慢慢寄信去武昌通知的好。因此，他在法雲庵竟沒人曉

得。那佛婆說他自言自語，要往城北什麼庵裡，也是耳聾聽錯，卻作弄曾學深在黃州瞎碰了那十多日。

　　他在王道成處有一年。他是個小師父，愛惜嬌養的，在別處那裡住得慣。王道成見他吃不得苦，漸漸把他待慢。冷言冷語，不

知受了多少。翠雲只是含著眼淚，挨過日子。

　　那庵去黃州四十多里，地名寶珠村，是極幽僻處所，那裡去尋武昌便兒寄信，真個沒說處的苦。

　　當夜遇著夫人，倒像見了至親骨肉一般，訴說了些流難顛沛光景，道：「小尼俗家並無父母兄弟，只有一個表兄，姓潘，住在

武昌，是個秀才。夫人回去，煩托子姪輩，傳個口信與他，說小尼現在黃州西去四十多里，寶珠村法雲庵內，十分伶仃孤苦，叫他

早晚到來一看。」

　　說罷，不覺眼淚滴向莊夫人臥榻上。莊夫人道：「小姑不必悲傷，我自叫我孩兒替你寄達這話便了。但不曉得你表兄名號喚做

什麼？」翠雲回答不出，只推說有多年不會，那時他還幼小，未有名號，想起來他是黌門中人，自然問得出的。莊夫人道：「既如

此，我替你叫人訪問便了。」當下各自安睡。

　　次日天色未大明，翠雲便起身，告莊夫人道：「小尼此刻就要別了夫人，往蓮花山拜佛。求夫人回去，務必寄信潘秀才，叫他

作早到寶珠村法雲庵來。」莊夫人道：「小姑緣何起得這般早，我自牢牢記著你的說話便了。」翠雲千恩萬謝了，出門去。莊夫人

亦自回到黃州。

　　又盤桓了幾日，正要打點歸家，卻值老夫人病起來，直病到了冬間，才得下牀。莊德音也回了，莊夫人方才告歸。於氏老夫人

因他離家久了，也並不留。

　　莊夫人回到武昌進了門，便喝問曾學深道：「你說外祖母要與你對什麼陳家，又說母舅到陳翁岳州去了，未曾關說，卻都是扯

謊！你怎敢在我面前這等放肆！」

　　曾學深不敢則聲，莊夫人罵了一回，卻轉念道：想是前日媒婆說的那親，不中他意，因此造這假話。如今只與他尋頭好親便

了。又因曾學深平日最孝，也不十分氣他，母子二人說了些閒話。

　　莊夫人便又問兒子：「你可曉得武昌地面，有什麼姓潘的秀才麼？」曾學深道：「母親緣何忽問這話？」莊夫人便把蓮花山還

願，遇著陳翠雲的事，說與他聽。

　　當下曾學深喜得就如報中了狀元相似，雙膝跪下道：「望母親饒恕孩兒，這潘秀才就是孩兒。」

　　莊夫人倒呆了，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曾學深便把到觀音庵遇見翠雲，後來與訂終身的事，訴說一遍，只隱過了白翠松房中一段

話。

　　莊夫人聽了，勃然大怒，拍著桌子道：「要氣死我了！你這畜生，也是讀聖賢書的，卻如何去闖尼庵，私諧姻事，枉做了秀

才，要娶尼姑做老婆！可不羞死！這樣牽頭皮的不肖，不如沒有，快與我死了罷！」罵得曾學深低了頭，氣也不敢喘。當下莊夫人

惱得飯都吃不下，過了一夜。

　　次日起來，想道：這不肖子，我不愛惜，倒是那陳翠雲，雖然那夜燈光下看不清楚，到得明日，他又起得早了，未曾見面，聽

他說話，卻十分令我衷憐。這畜生從幼，相面的說他後來要娶尼姑，想也是命中注定，倒不如與他兩人成就了罷。

　　便喚曾學深來，分忖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我倒可憐翠雲。還是夏初托我說話，如今早又冬間，他那裡眼巴巴望你，你可打點去法

雲庵走遭，只要進門後瞞著外人，不要說是尼姑便了。」

　　曾學深聽說大喜，即日辭了母親，叫阿慶跟著，來到黃州。僱兩匹牲口，主僕二人騎了，先問到寶珠村法雲庵來。

　　來到庵前，叩問進去，一個老尼接著，問道：「相公何來？」曾學深道：「小生姓潘，有個表妹叫陳翠雲，原是觀音庵出家

的，聞目下在這裡，特從武昌來看他。」老尼道：「來遲了，三日前他另有個親眷接了去，今後是不來的了。」

　　曾學深聽說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可曉得那親眷姓什麼？」老尼道：「不曉得，也不知道家在那裡。」曾學深越發著急，便又

道：「聞寶庵有位姓王、法號道成的，在那裡？」老尼道：「只我便是。」

　　曾學深看王道成這副臉，也沒一些笑容，好似尋相罵的，欲待再考他個著實，只見他已反叉著手，走了進去。把裡面門也閉上

了。

　　你道這是為何？原來翠雲有個母舅，姓金，亡過多年，一向不通音問。那舅母也是莊氏，卻和曾學深母親是遠房姊妹。其日到

這法雲庵來燒香，適逢眾尼出去了，只有翠雲在庵。彼此都不認得，敘述起來，才曉得是至親。

　　翠雲訴說落魄光景，那舅母十分不忍。便留他自己家中去。見王道成從外先歸，莊氏便指翠雲對他說：「這位是我甥女，今要

帶他回去。」卻未曾通出自己姓氏住居。那王道成也不問，只說要算還了飯錢、房錢，才放去。

　　莊氏心中不平，對老尼道：「論你做了師叔，養這沒依靠的師姪幾時，也是該的，怎說這話！就是飯錢、房錢，他卻那裡有？

且等我接了他去，我自遣人送來與你便了。」

　　這話也算極平正的，那老尼竟就動蠻道：「知道你和他的親是真是假，不要拐他去賣，倒在我庵裡說這假公道話。如今就算還

我飯錢、房錢，也不容他去了。」

　　莊氏聽說，大怒，手起把老尼一掌，打得齒落血流，罵道：「你這老狗，這等放肆，你不要狗眼看人低，道我不過是個尼姑的

親戚，我親戚多有為官作宰，弄得你這老狗死哩！」說罷，又要打。

　　卻得翠雲勸住道：「他雖衝撞舅母，甥女卻實虧他收留這幾時，看甥女面上，息了怒罷。」

　　莊氏方才住手，便和翠雲，同出山門而去。那老尼那敢再阻，因此又羞又惱，見曾學深也說是翠雲親眷，便連他都怪了。

　　曾學深不知就裡，見老尼這般慢客，好生沒趣。正在外徘徊，恰好有個四十多歲的尼姑，挽了一籃齋飯，走過庵來。曾學深忙

上前，陪小心打了問訊，就問翠雲消息。

　　那尼姑把老尼受氣的事，述了一遍道：「那親眷的姓氏住居，實在合庵都不曉得。」

　　曾學深聽說，呆了半晌，心中苦道：「他既這般轉身，這裡自然不來的了。卻叫我那裡去尋好？」

　　沒奈何，只得離了法雲庵，也無心緒去望外祖母，一逕回家。

　　到家見了母親，淚如雨下。莊夫人問他時，咽住了，一句也說不出。

　　阿慶在旁，便把到法雲庵見那兩個尼姑的話訴與夫人聽。

　　莊夫人便對兒子道：「你不要悲傷，若是婚姻，少不得走攏來的。」



　　曾學深也不回言，只是把衣袖來拭淚，回到書房，終日呆呆地看著青天，日裡不曾開了一開口，夜間不曾合了一合眼。漸漸地

茶不思，飯不想，病將起來。

　　光陰荏苒，冬去春回。那病竟日日見重起來，莊夫人好下心焦。正在憂兒子的病，卻又黃州打發人來，說於氏老夫人病危，追

夫人去。

　　莊夫人越發著忙，也顧不得兒子，只囑幾個家人，好好在家伏侍，自己即便起身，前往黃州。

　　到得那裡，於氏老夫人已經歸天，哭了一場，城裡人家因防火害，不敢久停靈柩在家，於氏老夫人壽穴，一向就打好了的，初

喪裡頭，即行出殯，莊夫人和兄弟莊德音，並那送喪的親族，到墳上安葬畢了，陸續歸家。

　　他姐弟兩個在後些，不意逢了大雨，傾盆般潑下來。便都到一個村裡躲雨。來至一家門首，莊德音認得也是親眷，便同了姐姐

進去。

　　那家沒有男人，有四十來歲一個婦人，跟下些丫鬟，出來相見，禮意慇懃。莊夫人要淨手，那婦人便陪了到他房中。

　　卻見裡頭有位十七八歲女子，生得十二分豔冶，在那裡刺繡。

　　莊夫人倒吃一驚，道：「不想天底下原有這樣美人！」

　　你道那美人是誰？原來那家就是金家，美人就是陳翠雲，婦人是他舅母。他自從托莊夫人寄信後，日日盼望著潘郎去，久不見

到，受王道成凌賤不過，只得暫到舅母家中。

　　舅母與他改了裝，要替他議親，他只說在觀音庵時，師父憐他空門中寂寞，欲令還俗，已曾把他許武昌潘秀才。後因師父死

了，自己又行蹤不定，未曾通得音信，如何好另提親。

　　舅母見說，也不相強，便約明春，親送他去武昌就婚。到得春間，他舅母想了，一家都是女人，如何遠遠地到那邊去得，又憂

著不曉得潘郎名號、住居，這兩日甥舅二人，正在家躊躇。

　　當下，莊夫人問妹子：「此位何人？」莊氏卻答道：「是王家甥女，父母早亡，寄居此間的。」

　　莊夫人見他嬌媚可愛，心中想道：我孩兒愛的那陳翠雲，未必有他這般美貌，倘得他做媳婦，不怕孩兒的病不好。但不曉得他

可曾受聘，待我慢慢問妹子。

　　當下莊氏設席，款待他姐弟兩個，並留在家過夜，讓自己臥房與莊夫人安歇。

　　翠雲聽說莊夫人住在武昌，加意親熱，道：「我今夜來伴夫人。」莊夫人也正要和他親近，便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　　翠雲就端整去側首開起臥鋪來，莊夫人止住道：「暫時一夜，何苦多這番歷落。我和你同榻可好麼？又好講話。」翠雲便住了

手。

　　當夜一老一小，說了些話，莊夫人就思望問他，可曾許人，卻又縮住了口，道他是個女兒家，我若問他，倒叫他害羞。仍待明

日問他舅母罷。

　　翠雲卻問道：「夫人在武昌，可曉得武昌有個潘秀才麼？」夫人答道：「不曉得。」

　　卻自言自語道：「好奇怪，前在蓮花山還願，遇到那尼姑，寄信武昌潘秀才。今番卻又遇著問潘秀才的。」

　　翠雲聽說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去年在那個庵裡同房的，就是夫人麼？怪道依稀記得姓氏相同，那是問的得法了。今夜奉陪，不

算乍會哩。」

　　莊夫人聽說，也吃一驚，仔細看著翠雲道：「小娘子果就是陳翠雲，不錯麼？」翠雲道：「正是。」莊夫人拍手快活道：「謝

天謝地，真個說的『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』，原來卻在這裡。」

　　翠雲聽說，不解道：「夫人緣何這般得意？」莊夫人笑道：「小娘子問的潘秀才如今有了。」翠雲忙問道：「夫人怎麼又曉得

了？可知道他作何近況？」

　　莊夫人笑道：「小娘子你還不曉得，潘秀才卻不姓潘哩。」翠雲道：「卻姓什麼呢？」

　　莊夫人不好便說，只是嘻嘻地笑。翠雲滿肚狐疑，只管問夫人討個亮頭。

　　莊夫人才把前番還願回去，問曾學深那潘秀才，曾學深吐出真情，並打發曾學深到法雲庵尋訪不著，回家害病，這些情節細述

一遍。

　　翠雲才曉得潘郎是假的，莊夫人就是他婆婆，不覺滿面通紅，把頭來低了。

　　莊夫人安慰他道：「我和你難得在此相逢，說明心事，也算經一番患難來的，不要怕羞。」便又問道：「前番你說姓陳，卻緣

何又姓了王。」

　　翠雲答稱：「本姓是王，向因師父疼愛，從他的姓。」莊夫人笑道：「這等說，潘必正是假的，陳妙常也不是真的了。」翠雲

不覺也笑起來。

　　莊夫人又問他幾時到這裡，幾時改這裝束，又和他商量道：「我孩兒假稱姓潘，這是要被人恥笑的，不如我明日在你舅母面

前，只說曉得那潘秀才已經另娶了，卻便托你舅母作伐罷。」

　　當下商議妥了，天明起來，便向莊氏道達求婚之意，莊氏道：「既是潘家已另娶了，像姐姐家外甥那般少年美才，還有何話

說。妹子就做媒人，到妹子家中迎娶便了。」

　　莊夫人聽說大喜，當日別了他甥舅，和莊德音回到城中。心中記掛兒子的病，即日起趕回家去。

　　一到門首，見了阿慶，便問：「大相公病勢輕些麼？」阿慶攢了眉頭答道：「這兩日十分垂危，正在這裡望夫人回來，好作主

張。」夫人見說，忙走到兒子房中去。

　　十來日不在家，看他時，越發瘦得不堪，形也有些變了。見母親回來，也說不出一句話，只垂下兩行的淚。莊夫人見這光景，

好生著急，便含淚對他道：「兒啊，陳翠雲倒尋見了，你這病卻怎麼處？」

　　從來說「心病還須心藥醫」，可霎作怪，只這「陳翠雲尋見了」一句，追到病人耳朵裡，就如吃了仙丹，眼睛面前一亮，口內

精液頓生，便說得出句話道：「母親果然麼？」

　　當下伏侍的家人，都在旁道：「好了，已經三日不曾開口，今日得了這喜信，便有些生動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做娘的難道騙你。

」

　　便坐在牀沿上，把避雨相逢並金家做媒的話，細細敘與他聽。

　　只見曾學深神氣漸漸活動，已經兩日只吃得口開水，這日卻便想粥湯吃。莊夫人大喜。又過幾日，見他逐漸康強。

　　半月後，牀中坐得起了，便對母親道：「孩兒想，孩子的病，翠雲定不放心，須遣人去通個消息才好。」

　　夫人笑道：「你才拾得性命，便又這般用心，我就打發人去便了。」

　　其時已是二月中旬，到了三月中，曾學深病已痊癒。那年五月內滿了服，莊夫人就遣人到黃州去准吉期，擇於九月二十日畢

姻。

　　翠雲的舅母允了，卻又因路遠，要曾學深到彼就婚，曾家也是肯的。

　　重陽節邊，莊夫人帶同兒子，來黃州莊德音處居停。到了吉期，笙蕭鼓樂，送去成親。

　　合巹之後，夫妻兩個訴說別離情況，喜極了倒都掉下淚來，過了三朝，莊夫人遣人接兒子、媳婦，同回武昌。

　　一對佳人才子配合成雙，真乃人人稱意，個個愜心。不要說是不曉得翠雲來歷的，異常稱贊；就有幾個知他係還俗尼姑，並私

訂姻親，本來也都敬他的貞潔，憐他的落魄，又喜他現在的得所。



　　莊夫人見人情如此，心中毫無芥蒂，又兼翠雲性情和順，十分曉得婦道，夫人益發喜歡，倒比兒子又愛惜一分。

　　後來曾學深中了兩榜，點入翰林，直做到掌院學士。生三男一女，卻都是尼姑所出。

　　那相面先生，可不是個活神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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